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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接 将 批 评 的 焦 点 转 移 到 文 学 作 品 的 接 受
者———读者，将文学史看作“读者的文学史”，认
为“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是注定为这种接受者而创
作的”[1]，只有当读者（听众）以文学的方式去阅读
（倾听） 这些负载着文学作品的书面或口头的语言
时，这些作品才真正作为文学存在，才获得现实的
文学生命[2]。接受美学在强调以读者为中心的同时，
阐释了“为什么要以读者为中心以及如何实现和突
出读者的中心地位”，最终推导出文学史不应该只
是作家史、作品史，还应该包含读者接受史。因而，
接受美学能够从观赏者接受的角度来沟通美学和
历史这两极，全面辩证地把握文学艺术的本质。从
而解决了“文学史悖论”的难题，即：怎样把文学的
审美自主性与历史依存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姚斯对文学接受的研究是从对“期待视野”的
分析入手的，它是“姚斯基本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
所谓“期待视野”，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
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
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
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
一、“期待视野”的理论渊源
“期待视野”并非姚斯的首创，现象学创始人胡
塞尔和存在主义先驱海德格尔都曾使用过“视野”
或“视阈”这一概念，而阐释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更
是将之作为一个关键概念而频繁使用。因而姚斯的
理论创新主要来自于德国哲学从现象学到现代解
释学的传统：海德格尔等现代解释学理论家将之称
作“前理解”，强调文化积累的重要性，肯定了每个
人的文化传统对理解新的审美对象的至关重要的
作用。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前理解”的观
点，提出了“合法的偏见”和“视野融合”的概念。他
认为理解中的偏见是“合法的偏见”，因为每个人都
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处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之
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时代的和个人的偏
见；而艺术作品和接受者又都有自己的“视野”，因
为前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由特定的人创作的，后者
是生活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人，只有达到“视野融
合”才能理解文本。
姚斯直接师承伽达默尔，其“期待视野”秉承了
解释学的基本思路，认为“从类型的先在理解、从已
经熟识作品的形式与主题、从诗歌语言和实践语言
的对立中产生了期待系统。”[3]它直接牵涉到对作品
的理解，或认同或排斥。
二、“期待视野”的心理机制
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胡塞
尔和英伽登为代表的现象学哲学与美学；一是皮亚
杰的“发生认识论”[4]。而后者为正确认识接受主体
的“期待视野”这一心理机制的建构与发展提供极
为有效的理论参照。皮亚杰 60 年代初创立的“发生
认识论”把认识的发生与发展归纳为两个主要方
面，即：认识结构和知识发展过程中新知识形成的
机制。认识结构这一概念涉及“图式”、“同化”、“顺
应”、“平衡”四个基本概念。图式指动作的结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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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同化和顺应是个体适应环境
的两种机能。在认识过程中，同化是个体把客体纳
入主体的图式之中，但只能引起图式量的变化；顺
应是主体的图式不能同化客体，因而引起图式质的
变化，促进调整原有图式创立新的图式。平衡则指
同化作用和顺应作用两种机能的平衡。这种新的暂
时的平衡是某一水平的平衡成为另一较高水平的
平衡运动的开始。它也就是皮亚杰所谓认识结构的
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尽管皮亚杰从个体心理的
发展机制去说明、概括人类总体的认识进程，忽略
了人类社会实践是历史和整体限定下的社会性创
造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但用来描述、解释文学
接受中“期待视野”的形成及演变，却富有极大的理
论价值与借鉴意义：文学接受活动必然包含接受主
体与接受客体（文学文本）这两极，而接受主体“期
待视野”的建构恰恰是这两极彼此“双向”建构的过
程。这一过程也就是“同化”与“顺应”彼此更迭，由
旧的平衡向新的平衡的不断建构的过程。
三、“期待视野”对读者的作用
与认识心理图式中的同化与顺应的作用相似，
“期待视野”对读者的作用表现为定向期待与创新
期待。
（一）定向期待
当一个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他的人生
观、世界观、艺术能力等综合地交织成一张网，网住
符合经验的意象、意境等，而将不符合者拒斥在外，
它是心理上的一种预期，对阅读和接受起着选择、
求同和定向的作用。因而，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
一个读者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已预先决定了他
的阅读结果——审美认识和理解的方向，虽然这同
时也取决于作品本身和读者阅读时的时间、环境、
心境等。对于期待视野的这种求同排异的作用，鲁
迅早就有生动的描述，如读《红楼梦》，“单是命意，
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
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
看见宫闱秘事……”[5]
阅读中的定向期待所表现出的这种习惯倾向，
因其是一种已经内化为其心理上的积淀，因而其发
生作用时不仅是不经意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而且
由于习惯总是一种稳定的、惰性的力量，所以定向
期待在保持审美经验视野时在一定时期是内质的
稳定的，读者也总是试图把作品纳入这一既定趋向
之内，甚至从作品中看到了他自己的视野，发现了
他自己的本质力量。但这并不是说定向期待就是固
定不变的，而是期待视野的习惯性延伸与扩张。因
为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既可能因为新作品而唤起
对同类或有关作品的过去的审美经验和意向，把过
去的经验视野与眼前的作品所体现的新视野作出
想象性的对比阅读；也可能因为新作品而填补或增
进了他对此类作品的审美经验的理解，使他接受新
作品时，实际上已对自己原先的视野与意向进行了
调整与改造，甚至“重新制作了”。
（二）创新期待
创新期待是“期待视野”中包含的与定向期待
相反的方面，在心理图式上表现为接受主体并不是
纯然被动地接受作品的信息灌输，而是不断地打破
习惯思维方式，调整自身视界结构，以开放的姿态
接受作品中与原有视野不一的、甚至相反的东西[6]。
它是人类更内在、更深层的自然倾向。因为没有一
个读者会一如既往地喜爱那种看了开头就知道结
尾的公式化作品，这是为避免审美疲劳而产生的求
新求变的惯常心理。这种期待多源于“审美距离”，
读者阅读这样的作品时，常会伴随着期待指向的遇
挫。虽然会有暂时的不适，但随着读者个人的经验
世界的变迁，如生活体验、文化水平、时代精神等，
读者的期待视野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缩短了
与作品的“审美距离”或对作品作出独特的发现，期
待视野也因之得到拓展和丰富。于读者而言，在这
样一种遇挫与开释交替出现的阅读中，既使其期待
视野得到螺旋型上升，又能感到欣悦与满足。于作
品而言，也正是其在被接受的过程中之所以会由热
到冷或由冷到热的原因之一。用姚斯的话说：“当先
前成功作品的读者经验已经过时，失去了可欣赏
性，新期待视野已经达到了更为普遍的交流时，才
具备了改变审美标准的力量。正是由于视野的改
变，文学影响的分析才能达到读者文学史。”[7]由此
导致的这种变化当然也与作品本身的特质有关，作
品中某些方面在以后时代失去了生命力，一般来
说，历史纵深感和复杂多样的意义结构的作品更富
有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读者在阅读开始后，他的心理事实上处在一种
矛盾的状态中：一方面，阅读习惯使他无形中按照
既定的期待视野去审视作品，作出合乎旧视野的选
择；同时，求新的欲求试图寻求新的东西来“刺激”
自己，因而，旧视野不断被打破，新的审美经验形成
并进入了期待视野。读者在扩大文学阅读范围的同
时，也不断更新、扩大着自己的期待视野，形成和积
累着新的审美经验，这一种视野的同化与顺应，实
质上是读者主体的对象化与作品客体的主体化的
交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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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待视野”对作者的影响
“期待视野”决定了读者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
判断标准，以及对作品的基本态度和评价。这样，作
者在创作时，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考虑到
能否为读者所理解与接受。这就给作家提出了创作
要求，希望作品的视野能与读者的视野相融合。
读者的能动作用不仅表在它能够间接影响作
家的创作；而且还表现在它能够影响甚至决定文学
作品的接受状况以及它在文学史的地位，即作家创
作后的情况。伽达默尔曾说：“接收过程不是对作品
简单地复制和还原，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的反作
用。”[8]一部作品发表后，读者对他的反应如何？是热
烈，是冷漠还是反感？这些信息必然反馈给作家，使
他调整自己的创作，从而缩小与读者的距离。
（一）“期待视野”对作家创作时的影响
作家写作，除非他束之高阁，只要一拿出来发
表，他就是为了让读者阅读，因为任何作家都希望
自己的作品有尽可能多的读者，并受到他们的欢
迎。因此，对作家来说，头脑中必须有一个“潜在的
读者”，注重作品的接受效果。“潜在的读者”是作家
所感受、体验到的某个读者群在阅读文学作品中所
形成的接受模式。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股反冲力
有力地影响某些作家的创作，使他在冥冥中不知不
觉跟随着“潜在读者”去写作，这也是每个作家寻求
自我实现和社会承认的自然倾向。一般来说，“潜在
读者”对作家创作时的影响大概包括三个方面，即：
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刺激作家为某些读者群写
作；特定接受模式制约着作家按某一方向或视角去
观察生活，选择题材以及潜移默化地溶入作家的审
美经验期待视界，伴随着作家的整个酝酿、构思和
写作过程等[9]。
因而，作家创作时所必须考虑到的“潜在读者”
的“期待视野”，其实质也就是要处理好与“潜在读
者”的“期待视野”的“审美距离”。作家在创作文学
作品时，既要适应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又要使其
在阅读中受挫，不断地设法打破读者的期待惯性，
以出其不意的笔调动读者的创造性想象。
（二）“期待视野”对作者创作后的影响
从更高的历史学层次来看，一部作品的艺术生
命的长短，在某种意义上也取决于读者的接受。当
作品的视野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融合的时候，就会
出现顺利接受现象；反之，当两者相背离或相去甚
远时，作品就不被认可。随着时代的变迁，读者的期
待视野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必然引起文学观念和审
美标准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对同一作家作品的不同
的评价，这是作家作品在读者的接受中浮动变化的
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如
汉赋，之所以在当时受到欢迎，就在于它们迎合了
当时的审美时尚。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读者的期
待视野也变化了，他们对作品有了新的要求，而作
品本身又缺乏那种丰富的内蕴和意义结构的召唤
性，因而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了；又如陶渊明的诗
作，因为其作品的视野与当时的普遍视野距离较
远，作品的历史纵深感和超前性，当时的读者不可
能真正理解。而当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生了变化，并
与作品的“视野”接近时，作品的潜藏意义与价值就
会被接受者所发现。
姚斯的接受美学将读者摆在了突出重要的位
置，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起点。在接受的过程中，读
者以自己的“期待视野”对作品作出选择，随着水平
的提高，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被打破或拓展，从
而形成新的“期待视野”，这种提高或扩展了的“期
待视野”又对文学提出新的要求。反馈到作家的创
作活动中，作家便会努力拉开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距
离，不断创作出具有新意的作品以期与读者的“期
待视野”融合，从而构成了一个循环上升的过程。因
此，尽管姚斯的理论还存在众多不完善的地方，如
在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时难免有些矫枉过正，但其
通过对“期待视野”的论述实现了作者、作品和读者
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让艺术生产和接受相互作
用，让现在与过去对话，在今天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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